政治談話與宗教信仰不可扭曲民主精神
瞿海源
　　自從第八任的正副總統選選這齣絕無冷場的「連續劇」上演以來，不只結構缺陷的荒謬性無所遁形，就連衆主角配角的名詞都荒腔走板，讓衆百姓聽來雖興味十足，但也頗心驚膽顫。從這些超重量級政治人物的「談話」中，我們看到民主政治發展的障得，因為這些話多少反映了國民黨領導階層的反民主，或至少是非民主的基本心態。除了語言外，一些正式的和擬似宗敎的政治現象也湏成問題地影響平日的政治和當前的選局。
　　在副總統人選還沒有公佈前，也就是在國民黨臨中全會之前，蔣緯國將軍就一再說候選而不競選，最近林洋港先生也一再這麼說。接着，在二月十一日的臨中全會上，李登輝總統說李元簇先生「他是一個沒有聲音的人…」；又再特別強調現在是做事的時候，不是講話的時候。由於是總統說的，而這種話適用性也很廣，現已變成最流行的口頭禪了。蔣緯國將軍是很喜歡耍嘴皮子的，以前說過哥哥爸爸眞偉大，傻瓜才會做總統等「謬」語，到美國又說出經國家人不是指蔣家人的話來否認經國先生說過的話。輿論直斥其說謊，但想想候選與競選的差別，經國家人和蔣家人確實也不一樣。
　　總的來說，有的對語言的運用技巧實在很糟，有的却又運用的技巧太好以至到了「詭」的地步了。不論是糟也好，詭也好，却又都是反民主或非民主的。這主要還是因為這些主要人物本來就是當年強人所刻意提拔，多不是靠民意或民主獲得高位的，在心態上多還有威權性格的影子。
　　雖然在現行的總統副總統選舉辦法下，只要國代百人以上連署就有候選資格，而候選人不一定要去競選，甚至也有可能當選。但是就民主政治的基本理念而言，候選人對選民和國民還是要負責的，至少他必須要有擔任這個職位的意願和能力。如果任何人獲得了候選資格而又無強烈的意願擔任這個職務，就必須要公開表明謝絕立場，否則萬一選上就很可能誤國誤民。相對的，如眞有意出任該職位，就要公開競選，提出自己對國政的計劃，讓選民和民衆有檢驗的機會。只候選而不競選，心中又有當選的期望，則顯然想半推半就地享受黃袍加身的滋味。這是極其封建而不負責的，是違反民主原則的。最後，說實在我們覺得候選而不競選的說法不只是不負責，簡直是「油腔滑調」。

　　洋港先生向來有極強的政治魅力，特殊腔調的談話更是引人而動聽，然而我們對他跟着蔣緯國將軍講候選而不競選似是而非的話深感不解。更令人困惑的是，以他卓越的口才又說，於法他實在不能拒絕國代的連署，在情理上他非常感激，也不能推辭。這種說法，表面上合情合理，又合法，但實際上却是不合民主精神的。只是因為百來位沒有民意基礎的「老」國代連署了，枉受民衆歡迎的阿港伯就樂陶陶的不顧眞正的民意。其次，若眞的無意在此時出任總統，總可以堅持說「不」吧，這和連署又有何干？或者，這其中有政治權力運作上的奧妙，也許我們外人不知其究竟。不過，如眞是如此，我們也可以判定那一定是無關乎民主的。
　　洋港先生口才雖好，但這次太「詭」了些。相對的，李總統登輝先生的口才實在有夠糟，可是又愛說話。雖不能說君無戲言，但總統的說話成為大衆流行的笑話就很不好了。再加上，不當的措詞又廣泛地為民衆認為是有意義的話，則更是麻煩。就是「沒有聲音的人」這句話來說，不只話講得突兀而又突出，蘊含的意思曖昧而又複雜。證諸登輝先生的地位和講話習慣，就容易讓人連想到是威權性格的展現。在下面的人只是聽命從事，不要多言。在國民黨威權體系結構內向來多是這樣，上面的話多，下面說的少或唯唯諾諾。也許李主席意思不是這樣，但大家都這麼想，眞是君應無戲言。
　　李總統在近一個月來親訪國代，常常喜歡引用聖經，讓人感受到他對宗敎的虔誠，也讓人覺得他像位傳道士。根據了解，李總統平時也很注意靈修。這原本是個人信仰問題，也可使日理萬機壓力極大的總統先生有股非常的支持力。但是，我們必須指出宗敎的力量可以給予人勇氣與智慧，但不會為當政者提供政策或決策。宗敎力量所給予人的支撑也可能變成一種因持己見的錯覺或藉口。對於虔誠的基督徒來說，人是軟弱的，當人因為對神的信仰而堅強自信時，還是不能忘了自己是軟弱的，要謙卑，不能自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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